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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攸县《攸州印象》

田鸡婆
黄德胜

踏着阳光，我再次去醴陵的西山
绿荫深处，看看阔别二十余年的渌江
书院。门前那棵千年古樟依然是那种
苍劲的姿态。过泮池，便是渌江书院
的正门，书院的额和门联是醴陵籍著
名书法家李铎书写的：“道崇东鲁；
秀毓西山”。

移步向前，拾级而上便是讲堂，
厅中立着孔子的像，上有“万世师
表”匾。由内厅向左门，一间间小考
棚保留完好。考棚前的院内立有朱
熹、张栻的铜像。仿佛看到将近一千
年前的朱、张首聚的情景。

南宋乾道三年 （1167） 8 月，朱
熹从福建崇安启程，走了近一个月，
行程三千余里，到达醴陵学宫，也就
是渌江书院前身，与张栻相见。两位
文化巨人的学术思想在这里发生了碰
撞。因而，渌江书院迎来了第一次剧
烈的心跳。这就是中国文化史上著名
的“朱张会讲”便从渌江书院开启，
湘醴学子在这里领略了最精髓的学术
思 想 。 这 一 年 朱 熹 37 岁 ， 张 栻 34
岁，两人都是意气风发的年龄，谁也
不能说服谁。最后不得不移师北上，
于麓山书院继续长篇巨论的“会讲”。

“朱、张会讲”在当时的文坛是
很大的震动。远在浙江金华的吕东莱
闻风而来，这位浙东学派婺学的创始
人，也只有 30 岁，与朱、张年龄相
仿，那时的他对朱熹心仪已久，当吕
东莱匆匆赶到渌江书院时，朱、张的
讲学却移师岳麓书院。这时的醴陵渌
江书院掀起理学的热潮，血气方刚的
吕东莱想用浙东学派来影响理学，便
在醴陵 30 里的简家冲择址设东莱书
院。吕东莱用很难听懂的金华话讲述
着浙东学说。中国当时最高的学术思
想理学与心学在这里对垒，都想用自
己的学术思想衍化对方。

渌江书院的学术是自由的。适逢
渌江书院缺员，延聘吕东莱去讲课，
这时期吕东莱蒙想出一个想法，他邀
集理学的掌门人朱熹和心学的创始人
陆九渊，来到江西上饶的鹅湖寺，意
图调和两派学术之争，这就是吕东莱

策划的著名的“鹅湖之会”。
岁月一晃便到了公元 1197年 8月

的一天，已是潭州湖南路安抚使的朱
熹，在两位醴陵的学子吴猎、黎贵臣的
陪同下，再次迈进渌江书院，时隔整整
30 年，已是两鬓苍苍的朱熹，便想起
故去的张栻，不免有几分悲凉。

公元 1507 年，渌江书院来了一
位大师级人物，他刚刚结束一场官场
斗争，被宦官刘瑾参去了兵部主事，
贬为贵州龙扬做驿丞。他就是陆九渊
心学的传承者王阳明。渌江书院很热
情邀请王阳明讲学，王阳明当然会讲
的，他用心学来评击理学，两派的学
术思想在 340年后再次在渌江书院发
生碰撞。渌江书院在宋明之时成为了
学术的交点，不过，宋明理学始终是
支撑着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

渌江书院是幸运的。
到了清代，一个举子出身的左宗

棠，来到这里任山长，时间是 1837
年，这年左宗棠 25 岁，距朱、张会
讲整整 670年。左宗棠博学多才，渌
江书院被他治理得生气勃勃。这一
年，恰值两江总督陶澍回安化省亲，
路经醴陵。 在馆舍的大门上，陶澍
看到一副对联：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幅对联是知县请左宗棠写的，

上联写道光皇帝数次召见陶澍并书有
“印心石屋”。下联写晋代陶侃掌督八
州军事的典故。这里的八州是指湖
南。陶澍对此联大加赞赏，便提出要
见左宗棠。是夜，两人在渌江书院聊
到深夜，并订下了儿女亲家。自此，
左宗棠有陶澍的赏识仕途通达，后来
官至军机大臣，两江总督。

渌江书院在近代为醴陵培养很多
人物，诸如湖湘学术巨子、南社湘籍
创始人傅熊湘、爱国将领程潜、八路
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等等。

当我们从渌江书院走出来时，便
感觉到那份厚重的历史，那份各抒己
见的学术思想，是值得我们今天的人
们去借鉴的。

■原载《文艺窗》

梢（外五首）
空格键

那只鸟倏然飞走……

叶片恍然闪烁：
欲言又止。

我们在下面，
仰望，
陷入更深的幽暗。

——我们的叹息，仿佛河水倒流至源头，
成为待涌的一滴。

傍晚，我希望遇见这样一个人
女性。美丽的。——晚风中
女人都是美丽的。我还希望她手里拿着的伞，
正在滴水，尽管雨
早已经停了。我希望她裙子上有着
许多泥点，颜色暗淡而声势猛烈，像旌旗布满弹孔。
她面向我走来，不紧不慢，高跟鞋有着
白日梦的节奏……我大胆地
观察她——我们互不相识，正好庄严地
错过。卷发多么好，暮色多么好，
听着她的脚步声在我身后渐渐消失，我知道
就算我站着不动，就算我顷刻死去，我也已经走得很远了。

悲伤的人是有福的
悲伤的人是有福的。
他可以在一滴露水中
睡一整夜。
早上八点，他可以和露水一同消失。
——事实上他没有消失，
他在草叶上写下，“光是最大的一滴泪。”

黑暗颂
这万物的根，
这从最远处传来的呼啸——

你枯坐如僧侣，愧疚
如濒死的暴君。

“唯有寂静万无一失，唯有时间无动于衷。”
“我们最终抵达的必定是黑暗。”

你品尝着这苦难，你终获自由。
万物的生长不再有秘密。

迟钝
灌木痴痴，与下落的斑鸠呼应。
清凉的溪水陡然加深了一寸。

远望有高山。青松沉迷，
任夕光有惊无险地滑落、溅起。
它们相互不设防，
它们有着天生的默契。

——有什么乐趣可言！
尘埃昏睡，薄暮似灰烬，
灰烬里有我们迟钝的魂灵。

就这样暗淡下去，就这样
在牢笼里自由自在，在无缘无故的风中，
忘记死，忽略生。

空湖
如果不是一阵风
如果不是那一层层的涟漪
喊出了声

如果不是那位钓者
突然直起了腰
如果不是那尾鲫鱼最后的舞蹈
溅湿夕阳
斑斓如隔世的梦境

如果不是夜照例来临
如果不是一声漆黑的鸟鸣
我默然离开，影子“哗”的一声
湿淋淋地站起……

“我家住在潇湘东”，这是
明朝左柱国李东阳的诗《沧浪
吟》的起始句。潇湘东，即茶陵，
位于罗霄山脉南端，总会让人
想起“好山千叠翠，流水一江
清”，想起炎帝神农氏“崩葬于
茶乡之尾”，想起稻作文化、耕
作文化和将军之乡。

有个朋友给了我他编撰的
一本关于春风村扶贫脱贫经过
的书。见到这名字，我还不太相
信：“真有个春风村？”他答：是
的，在茶陵桃坑江口，那里相对
偏远，多为客家人，他在此扶
贫。

春风村，又名枫溪，地处东
阳湖东部，独栗仙下，玉子峰
边，左环右抱，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这里，远离城市的繁华与
热闹，流水潺潺，古藤飞坠，绿
树成荫。山上，万亩楠竹像一片
绿的海，斜阳穿过林间，金光如
丝。竹海边，黑牛、黑山羊悠闲
踱步；山下，枫溪边青柳迎风，
柔媚多姿，三五只鸭子，在溪水
中自由来去，嬉戏玩闹。稻谷和
玉米地，到了成熟的季节，波浪
如金。旧式的民房下，燕子按时
归来，衔泥筑窝。古桥、老杉、瀑
布、溪流，安静的民房，动听的
客家山歌，守着一方天地，将岁
月打上古朴的烙印。

如今，春风村借着扶贫春
风，将枫溪的腊肉、玉子山的土
蜂蜜、当地的番薯包和酿豆腐，
带出深山，带往各地，并架设了
路灯，新建了文化广场。春风
村，真是如沐春风了。

走过茶陵的很多地方，发
现还有一些不为外人知的乡镇
村庄地名，也都有一个诗意的
名字：浣溪镇、水源村、花门楼
村、桃源村、北岸村、燕窝里、雪
花坳……浣溪，让人想起一条
清溪，一群穿着各异的女子，洗
完衣裳归来，“竹暄归浣女，莲
动下渔舟”。或者，这名儿是从
杜甫的浣花溪中提炼“软草平
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的
美。远岫出山、细风吹雨，或者
红蓼花香、绿波春水，都离不开
浣溪，让人想起李清照、秦观、
晏殊，想起故乡和捣衣声。竹
林、楼阁、小桥，在浣溪里照出
疏疏的影子。浣溪这名字，大约
是流经了唐宋诗词的河流，缓
缓而来。

水源村的水，凉而不冰，不
盈不枯，不淤不浊，长流长清，
澄澈里透着清凉。女人在这里
浣洗衣裳，溅起的水花像唱歌。
丛生的野草、原始次生林、布满
青苔的石阶和石板，像古老的
故事。古道旁边，有个宽不过十
米的小络丝潭。徐霞客《楚游日
记》中记载：“十七日晨餐后，仍
由新庵北下龙头岭，共五里，由
旧路至络丝潭下。……既过络
丝潭，不渡涧，即傍西麓下。”潭
平滑如镜，幽深静谧，周边草木
环绕。太阳明明亮亮，穿过树
隙，放射出七彩的光芒。高大的
云阳山像厚实的城墙，山下，灌
木、野草无拘无束，随意生长，
三三两两的房屋坐落其中，安
静如时光。

花门楼，是个小小的村庄。
那里，就是公路边的房子，也很
安静。深青的树隙里坠着淡黄
的柚子，摇动着你的眼眸；高大
而粗壮的樟树，古藤环绕，路
边、屋前，满布的苔藓呈现岁月
深沉的模样。一条马路穿行其
中，却少有车辆，偶尔有鸡鸭在
路边觅食，人至不去。几块菜
地，油绿色，一个金黄的南瓜去
掉了一边，待在菜地的边缘，任
由鸡啊鸭啊来啄食。几口山塘，
像村庄的眼。廊桥、牌坊、古藤、
老树，安静沉稳，古旧苍劲。

桃源，那里应该有个桃园，
田野里阡陌交通，农户间鸡犬
相闻。农人荷锄回来，太阳缓缓
坠入山间，晚霞像块红色的涂
料涂红了西边，炊烟就在这时
从人家的屋顶慢慢升起来，慢
慢氤氲成岁月静好。

这样的乡名，就像野菊，穿
过陶渊明的东篱，穿过广袤的
田野、流水潺潺的河边、燕子呢
喃的屋壁，在属于它们的地方
独步成诗；就像蟋蟀，守候在属
于它们的诗歌国度里，在蛙鸣
的夜晚，沐着月光的清辉，吸着
露水，嗅着泥土的芳香，尽情歌
唱。

这样的乡名，容易让人联
想。或许，它们承载着文化、地
域、乡俗、传说和历史，在一个
地方繁衍生长，早已进入当地
人的血脉，代代不息。如果有变
化，也跟地域与人文紧密相连。
一个名字有诗意的地方，都有
只属于它的年轮、记忆和远方。

■原载《炎陵故事》

我和母亲的剩饭战
刘忆靓

现代诗现代诗随笔随笔

田鸡婆是家乡的叫法，或
者叫禾鸡婆，因为这种鸟生长
在水稻田里，水稻又称之禾。叫
田鸡婆或禾鸡婆与它的学名都
相近，它的学名叫小田鸡，属鹤
形目秧鸡科的鸟类。家乡将小
田鸡不分雌雄地都叫田鸡婆或
禾鸡婆。

田鸡婆体形小，远看色泽
与体形似麻雀，但比之麻雀其
体胚显然大得多。田鸡婆胆怯
而机敏，不喜飞而善跑，虽在稻
田中但不吃稻田中的谷粒，主
食水生昆虫，所以相对其他鸟
还是比较安全。我们可以经常
见到形单影只的田鸡婆，可只
是放电影一般，镜头一闪而过。
危急时更显其机灵与快捷，贴
地飞行一段弧线，钻入稻田或
草丛就无处可寻。

在乡村，我总觉得田鸡婆
离我们很近。若不信，你于盛夏
时节的夜间或清晨，到稻田边
走走，可以听到田鸡婆的鸣唱，

“咯——”！如竹哨声，这鸣唱柔
和而平坦，音律不长但清脆而
嘹亮。在这火热的季节里，这种
声音如清泉里冒出一丝丝精灵
渗入到我们的肌肤和心坎，顿
觉透心的凉爽。

还因为，上苍给了我一次
零距离接触田鸡婆的机会。

十一二岁的年纪，因辍学
我与我的伙伴们都成了少年农
民。这天，我们六七个伙伴在一
丘田里收割早稻。割早稻的同
时插晚稻，是农村最忙的季节，
谓之“双抢”，生产队长俨然阵

前的指挥官，随时可调度他的
劳动力。我们这丘田割到一半，
队长来到田头说：“只留下两个
人，其他的跟我到葫芦塘边的
大丘去割。”队长说完，黑子做
着手势，说“你、你、你……我们
走。”伙伴们纷纷上岸，田间只
留下我与梅香。黑子对我做了
个鬼脸，与伙伴们嘻嘻哈哈地
离去了。将男孩、女孩婚配成对
是小伙伴们的恶作剧之一，其
时他们正笑我与梅香为两公婆
（即夫妻俩）。

梅香生得清癯高挑，村子
里有人说她有点瘦，但在肥胖
成为人们负担的今天，这无疑
是女孩子追求的目标，男孩子
心仪的对象。梅香不仅长相清
秀，而且动静有度，举止文雅，
在女孩子中是花丛里一支显眼
的瘦梅。也许，我的发育太缓
慢，体内的荷尔蒙还不够——
不够达到刺激我考虑男女方面
的事情，但我朦胧地认定，梅香
是个很好的女孩。

我 们 一 前 一 后 地 割 着 早
稻，一会，梅香在我后面说：“哎
哎！你后脑上一只蚱蜢。”我的
头发很厚，那蚱蜢落在后脑勺
上我浑然不知。她说：“你别动，
我帮你捉了它。”当她近前来，
那蚱蜢发觉后“嘣”地一声自己
弹开了。梅香说：“噢！走了。”我
用感激的眼光望了望她，她也
欣慰地望了下我。我割至田头，
掉转头为梅香割了几行，一同
走向田塍 。

突然，我们听得细微的响

声，一只田鸡婆穿过田塍到另
一丘还未收割的稻田去，我条
件反射地扑过去，那一只已钻
进了稻田，原来有两只，后面还
跟着的一只被一蔸稻拌住，让
我抓住了，抓住才晓得被捉的
原因是这只田鸡婆的左腿受了
伤。它在我手里尽力地挣扎，顿
时我觉着这生灵很有力量，细
观田鸡婆，很美，一身的羽毛以
棕褐色为基调，杂以黑、白色组
成或斑点或条纹，看上去活泼
而有序，摸上去很有舒适感。

我抚摸了一会，交给梅香
说，你摸摸它。梅香小心翼翼地
接过去，一只手握住它的双腿，
一只手弯成柔软的梳状，轻轻
地梳理着它，缓缓地抚摸着它，
田鸡婆在她手里变得很安静，
眼神减少了惊恐状态，但有些
可怜巴巴。梅香抚摸完它的身
子，再抚摸它的腿。

我一转眼的功夫，田鸡婆
从梅香的手上钻进了稻田。梅
香说：“摸着它那受伤的腿，忽
地心里一惊，手就自然一软而
松开，让它跑了。”梅香歉意地
望着我，我安慰她说：“看着它
怪可怜的样子，就是你不放，我
也会放了它。”梅香说：“你的心
真好。”一会又说：“要是稻田里
的稻谷都收完了，这田鸡婆到
哪里安身呢？”

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们的
目光在黄澄澄的稻田里张望，
估计两只田鸡婆已聚到一起
了，它们的下一步动向，我们也
很茫然。

散文散文

■原载茶陵《南浦潮》

这样的乡名
李巧文

前段时间偶然看了个国产电视
剧，名字叫做 《孩子回国了》，记得
其中有个桥段酷似写实我的母亲：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大声呵斥女儿，
不该把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倒掉，给
自己重新做新鲜饭菜。留过洋的女
儿 觉 得 吃 剩 饭 剩 菜 简 直 是 慢 性 自
杀，过惯了一针一线缝缝补补的苦
日子生活的母亲，则认为倒饭菜的
就是浪费，所以两人就因为这点鸡
毛蒜皮的小事闹得很不愉快。

我的母亲也是如此。印象中，
母亲对剩饭的处理可谓是使出了三
十六计。不赶急的时候，母亲会做
成酱油炒饭，但大多数情况下母亲
很忙，处理剩饭的任务就落在我的
头上，我谨记母亲的吩咐，丝毫不
敢怠慢，把它和新米一起煮，但这
样煮出来的饭有点半生不熟。我又
想到一个办法，把剩饭单独拿出来
放在锅里隔水加热，但这样回过温
的剩饭却又因水分太多不受待见。
痛定思痛，我和母亲决定采取定量
煮饭，大概就是一人一杯，中午多
点，晚上少点，抵制任何可能出现
的剩饭。可是如此精准的算法，也
难以杜绝剩饭的出现，尤其是逢年
过节，更是在所难免。

我参加工作后，家里条件随之
好 转 ， 对 待 剩 饭 的 态 度 也 有 了 转
变。有兴致，就打个鸡蛋抓几根白

菜叶放一撮子葱花，炒一盘喷香的
蛋炒饭。没兴致，就瞒着母亲偷偷
地把剩饭倒掉。而母亲还是割不下
这剩饭情结，她会把晚上吃剩的饭
菜放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加热当早
餐吃。有的时候我实在看不下去，
就会冲母亲嚷嚷，你早上就不能吃
个包子馒头？母亲温和地说，天天
吃包子馒头有点腻。我不甘心，就
开始和母亲灌输科普知识：“妈，剩
饭吃多了不好，隔夜饭会产生亚硝
酸盐……”没等我说完，母亲又埋头
做别的事去了。哎，我的长篇大论才
开个头就噎在了喉咙里。既然说起
不到太大作用，我只有试着改变自
己，煮饭每次量好额定的杯数，完了
再抓回一把米。不在家吃饭的时候，
我也会提前打个电话告诉她。

而母亲现在也找到了一个新的
解决办法，舅舅家养了好几条狗，
如果剩饭一顿后还没吃完，母亲就
会拿去喂狗。母亲舍不得剩饭，倒
并不是小气，其实母亲很大方的，
亲戚朋友有什么事，她总是尽最大
能力帮助，出钱又出力。只是母亲
生于 60年代初，经历过那个闹饥荒
饿肚子的时代，让她格外珍惜现在
拥有的幸福生活。

其实我明白，我和母亲的剩饭
战役不会结束，我也希望它永远不
要结束。

文化文化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人文荟萃的渌江书院
楚石

（渌江书院。摄影：愚浊）


